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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获菲尔兹奖，他成为越南数学发展的倡导者。文｜《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 赵婉婷

在吴宝珠早期的学术生涯中，他享受无需做教学、可以全情投入研究的工作环境。但38岁那年，
这位越南裔数学家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0年，吴宝珠因独创地证明朗兰兹纲领的基本引理而被授予菲尔兹奖。他顷刻间被聚光灯环绕
，甚至被奉为越南的“民族英雄”。

那时的他有些措手不及，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吴宝珠日后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他推动越南政府成立数学高级研究所，并担任科学主任。2023年起，他成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
系系主任，担起作为学者的更多责任。在不久前刚落幕的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 20
25）间隙，吴宝珠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他说：“我觉得我收获的最大奖项，是能够成为
在越南倡导数学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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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宝珠 ICCM 2025供图

吴宝珠简介

1972年出生于越南河内。1988年、1989年连续两届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997年获巴
黎第十一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先后任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巴黎第十一大
学、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2010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数学教授。2011年担任越南数学高级研究
所科学主任。2023年7月出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主任。

吴宝珠长期从事朗兰兹纲领相关研究。他通过引入新的代数几何学方法，证明了朗兰兹纲领自守
形式中的基本引理。该成果于2009年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年度十大科学发现之一。2010年，
吴宝珠在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被授予菲尔兹奖。

进展不是线性的

《中国科学报》：你花了17年证明朗兰兹纲领中的基本引理，其间是否遇到过一些困难？

吴宝珠：

我读博时接触了朗兰兹纲领。在热拉尔�洛蒙（Gérard Laumon）教授的指导下，我于1997年开
发了一种解决类似于基本引理的方法，但这种新方法需要在模型或某种“试验场”中来实现，我
难以继续推进。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完全参透朗兰兹纲领。

在之后几年中，我索性跳出朗兰兹纲领，开始解决与基本引理无关的问题，写了一些不错的论文
，得到CNRS的职位。但我感到不满足，可能因为我的工作不再具有挑战性。我于是想，回到基
本引理，也许能找回乐趣。

得益于那几年的经验，我发现自己有了更多技能和视角。我从希钦纤维丛出发，与洛蒙花了几个
月证明了基本引理的酉群情形。2004年，我们共同获得美国克莱研究奖。

在那之后，我却发现酉群情形并不适用于基本引理的普通形式。尽管当时逐渐获得学界认可，我
却一度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攻克这一难题。我花了三年时间寻找解决办法，几乎要放弃。

与此同时，我不断与其他数学家交流，学习新的知识。大概是运气加持，一闪的灵光让我找到了
缺失的信息。2007年底，我坚信自己能够证明基本引理。当然，完成论文的过程也非常困难。

我想说的是，有时进展不是线性的，你在某个阶段会快速取得一定进展，此后也可能停滞很多年
，又重新起步，这非常正常。

《中国科学报》：凭借这一突破而被授予菲尔兹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吴宝珠：

一方面，我很高兴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可，每个数学家都拥有这样的梦想，我对此深感荣幸。但我
知道自己的生活不得不改变。在获奖之前，我是在办公室工作的学者，不必见任何人。在那之后
，我成了“民族英雄”，我多少有点没做好准备，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重大的责任是指什么？

吴宝珠：

2011年，越南政府成立数学高级研究所，我担任研究所的科学主任，这为我在越南推广数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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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及教学方法提供了很多途径。我认为我收获的最大的奖项，是能够成为在越南倡导数
学发展的人。

开展数学研究需要相互鼓励

《中国科学报》：你有多次访问中国的经历，能否基于你的经验或观察，谈谈越南和中国数学教
育的异同。

吴宝珠：

19世纪，数学中心在欧洲，包括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到20世纪初情况有所不同，集中在
美国；在21世纪，中国和亚洲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数学中心。我很激动能够目睹这一情况的发生。

东亚国家普遍尊重交流的互动和多样性。目前有很多中国学者回到中国工作。越南有很多优秀的
学生在欧美攻读博士学位，但回到越南的人没那么多。我希望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他们能回到越
南并在本土培训学生，像中国一样。越南政府仍需大力投资基础科学，不过越南仍有时间迎头赶
上。

《中国科学报》：过去十几年间，你数次到中国访问。这样的交流与合作在数学研究中有什么意
义？

吴宝珠：

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长期访问人员（permanent
visitor），几乎每年都会来组织活动。那里非常宁静，我很乐意去中国更多的城市游玩。

数学与其他科学相比，没有很多实验室或基础设施，仅需要时间和空间去交流与探索。当然，数
学非常困难，开展研究也需要鼓励，需要与理解我们工作的同事互相鼓励。因为在实现想法的过
程中会进行长久的论证，你需要某种洞察力，还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摒弃一些错误的路径，才能
走上正确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与同行分享想法，激起他们的兴奋，也能给自己信心
，让你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静谧的独处。例如我在CNRS期间（指2004年至2007年），我无需承担教学任
务，也没有发表文章或申请项目的压力，得以全情投入在我要解决的数学问题中。

《中国科学报》：但在获得菲尔兹奖后，你担任越南数学高级研究所的科学主任，你还于2023年
成为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这意味着要处理很多研究之外的事务。是什么让你做出转变？

吴宝珠：

我认为数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职责。做研究方面，是证明新定理、撰写书籍和论文，同时也有教学
责任，要向学生分享经验。

在承担责任的某个阶段，我认为这些责任也包括担任学院领导的职责。在一个活跃的、有利的工
作环境中，教师和学生才能开展工作、进行交流，所以要确保教学质量良好、学生们得到妥善照
顾，这也是作为更资深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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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专注一个问题，也要学习新问题

《中国科学报》：中学时你就进入了数学尖子班。你那时为何会对数学产生兴趣？

吴宝珠：

我最初喜欢学习数学，是因为它非常有挑战性。数学就像一款游戏，让我想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让我“争强好胜”，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我。那时我并没有偏爱的问题，但我不喜欢一次只
研究一个问题，我会试图在不同问题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就能快速理解一些数学的大图景。

越南很多家长抱怨，数学课程难度过高会降低孩子的学习兴趣。但我不这么认为，很多孩子恰恰
是因为数学难而被其吸引，而不是因为数学容易。

《中国科学报》：你两次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金牌，参加奥赛是否就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过程？

吴宝珠：

我喜欢竞争，但在第一次参加奥赛后，我就对做试卷失去了兴趣。在老师的要求下，我还是参加
了第二次奥赛。事实上，那时我想了解更多高等数学内容，但准备奥赛占据了太多时间，当我去
法国读大学时，我适应起来有些困难。高等数学对我来说非常抽象。我曾很擅长以解决问题为导
向，但我没有接触过任何概念性数学。我记得我虽然成绩不差，但是没有真正搞明白所学内容的
本质，经历过一段迷茫期。

如今，我认为解决问题的能力仍是很重要的技能。在着手研究时，有时你希望尽可能以概念化的
方式去做，但有时你想尽快完成工作，不在一个问题上耗费太长时间，这就需要具备解决问题的
能力。所以，既要理解基础概念，也要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对于想要成为数学家的年轻学生，你有什么建议？

吴宝珠：

奥赛追求速度，但数学研究并非如此。首先，你需要高度专注，尽可能长时间地思考同一个问题
，在脑海中反复思考数月乃至数年，直到获得新想法。

与此同时，你需要保持开放心态去学习新问题、掌握新技术，因为你不能一辈子都在解决同一个
问题，所以要对其他问题保持开放态度。这也是数学家需要平衡的一件事。

对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来说，你可能会被导师分配研究问题。但在那之后，你需要充满好奇
心才能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所以，年轻数学家彼此交流的机会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得到更多鼓
励，也能了解更多新问题、新技术。

作者：赵婉婷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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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www.iikx.com/news/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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